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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正倫、邱秀英、李萍 

關鍵詞

禁山、林邊溪中游、客庄

本田野紀要嘗試透過林邊溪中游客家聚落如何與水災共生的互動，梳理自

清代、日治到現今有關「禁山」組織變遷。分布於林邊溪中游的客家聚落，自

清代以來即有「老禁山」、「樹山」等由地方居民的自主性設立的神明會組織，

藉以避免聚落被林邊溪水患侵襲。由聚落居民對於「禁山」的記憶，提供梳理

林邊溪中游客庄居民與水災共生的模式。

本文研究方法是以採取歷史文獻法以及深度訪談為研究方法。透過當地文

獻資料、碑刻、日日新報、清代地方志、新聞報紙紀錄、神明會的會份簿作為

梳理林邊溪中游客家聚落禁山與樹山的歷史脈絡；也透過實際走訪林邊溪中游

的新埤與佳冬鄉客家聚落，蒐集有關各聚落有關「禁山」與「樹山」與水災傳

說故事等。

由客庄禁山、樹山組織在歷經不同朝代更迭下所帶來變遷過程，不管是清

代聚落居民自主性的行動實踐，抑或是日治國家治理方式下的轉變，更甚者民

國時期原有的神明會組織瓦解或轉換成另一種形式而存在，在如此漫長時間的

變遷過程，提供了我們反思人與自然環境互動關係。

摘 要

水資源與聚落共生：

以林邊溪中游客家聚落的禁山組織變遷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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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聚焦於林邊溪中游客家聚落「禁山」組織，梳理自清代、日治以降至民

國時期的變遷與發展，來探討居民如何與水災共生、共存過程。在水資源與聚落發

展的田野調查中，林邊溪沿岸客家聚落耆老都會提起日治林邊溪水災氾濫故事，特

別是日治時期尚未整建林邊溪護堤之前，因季節性洪水氾濫導致聚落廢庄與人口遷

移，不約而同地提起位於村郊的禁山能抵禦水患侵襲。

本文討論主題 --「禁山」，依據歷史文獻記載是清代林邊溪中游客家聚落，為

預防林邊溪週期性的水災所設立的神明會組織。在當地人客家語境脈絡，「禁山」

即是禁止開發山林之意，又或在新埤鄉南豐村清代成立預防水患「樹山會」組織。

禁山、樹山會兩者目的是透過禁止開發茅草或是樹林，避免夏、秋兩季水患，因禁

墾後所得的山林或茅草等資源，都成為全庄居民共享、參與分配的共同財產。

全庄居民成立禁山或樹山會組織面對季節自然水災，所產生的循環經濟與共享

制度，讓客庄聚落凝聚成生命共同體。體現了聚落居民發揮「如何與水共生」生活

智慧。於此，透過「如何與水共生」作為理解地方社會形成的主要動機，並非是基

於環境決定論的脈絡去理解水資源與聚落、人與地方的關係，反而是將水資源與聚

落、人與地方放在互動過程中來理解。本文認為「如何與水共生」作為理解地方社

會形成的視野，會是反映了當時後社會集體心態，也可以看出不同時期國家治理態

度。是故，這即是本文聚焦於林邊溪中游客家聚落的禁山組織主要原因。

禁山或是樹山作為聚落居民自發性的組織，作為人與水資源或自然環境互動

的產物，隨著不同國家政權轉移與治理方式，逐漸被現代化的堤防取代原有防範洪

水、循環經濟的功能性。所以本田野紀要是將禁山組織放在歷史脈絡來理解變遷與

發展，期待做為「如何與水共生」環境史個案研究外，也從禁山歷經朝代更迭所帶

來變遷以及聚落居民的行動實踐，來思考人與自然環境互動關係。

本文研究方法是以歷史文獻法以及深度訪談法作為主。透過文獻資料、碑刻、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清代地方志、新聞報紙紀錄、神明會的會份簿文獻，作為梳理

分析禁山與樹山的歷史與發展變遷脈絡，並且透過耆老深度訪談，蒐集自日治時期

以來聚落居民對於水災記憶，以及在建築堤防過後的地景轉變，藉由耆老的深度訪

談來理解客庄過去如何與水共生的實踐與生活智慧。

其次，本文的研究區域為林邊溪中游沿岸的新埤鄉與佳冬鄉的客家聚落（圖

1），實際走訪位於林邊溪中游的新埤鄉的打鐵、南豐（南岸）、建功、新埤等四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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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與佳冬鄉的昌隆、豐隆、萬建、佳冬、六根、賴家等六村客家聚落。這些客家聚

落地理位置為力力溪和林邊溪兩溪沖積扇的一部分，地勢平坦高度相差不超過三十

30 公尺。由於全境為沖積扇平原，故其地質多屬壤土與礫土，地下水資源豐沛。

位於林邊溪中游的新埤與佳冬客家聚落，即便在空間地理上被林邊溪一分為

二，但在新埤、佳冬的風俗習慣以及在語言腔調，自成百年來族群內婚、互惠交換

的社會網絡，產生出「南岸十三庄」的空間說法。相對於東港溪流域的竹田、內埔、

萬巒的客家聚落。佳冬、新埤客家人會自稱為（ha boi  ），指得是「住在下方的人」，

稱呼東港溪流域的客家聚落為（song boi），指得的是「住在上方的人」。從語言

腔調與風俗習慣來看，林邊溪流域的與東港溪流域客庄些許不同，在兩個流域比較

下，顯示了看似單一的六堆客家聚落內有著相當的多元性。

二、禁山組織的變遷

（一）清代時期的禁山

在佳冬鄉昌隆村敬字亭在光緒三年（1877）的《善與人同》碑記載 ( 圖 2)， 

碑文記載當初興建敬字亭的神明會與地方人士。其中禁山福德也名列參與提銀捐

贈之一，顯見在清代光緒年前就已有設立禁山福德，其碑文全文如下：

圖 1 屏東縣佳冬鄉與新埤鄉位置圖 ( 資料來源：截圖於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六堆百年歷史

地圖 )



104

第 5 期  2024.05

隆文會提銀拾二大員、戴姓祖嘗題銀拾五大員、福德題銀拾員、新福德題銀拾

員、禁山福德題銀拾員、戴子友題銀拾員、新褒忠會題銀陸員、張文選堂題銀陸員、

邱東順號題銀陸員、藍富華銀伍、關聖會題銀肆元、聖母會題銀肆元、戴榮瑞題銀

肆元、戴廷星題銀肆元、□□福德題銀參元、張精明題銀參元、老糖部福德題銀貳

元、崙仔庒福德題銀貳元、老國王會題銀貳元、藍姓堂題銀貳元、賴登信堂題銀貳

元、張廣興號題銀貳元、肇明題銀貳元、昌明題銀貳元、戴盛禮題銀貳元、慶粦題

銀貳元、賴冉禱題銀壹元五、神宗題銀壹元五、戴友亮題銀壹元五、應連題銀壹元

五、廷福題銀壹元五、郭應昌題銀壹元五、文昌會、藍示具、蘭官、阿祿、增才、

苾華、成新、貴郎、 □郎、鳳官、明雲、成虎、增興、寶車、賴阿番、王德盛、

戴□□、進龍、七□、應惕、慶祥、德□、□□、子富、旺□、傳福、應科、貴龍、

曾金清、添官、林萬長、沈慶生、賴示和、□阿發、□戊生、□阿傳、□□龍、蔡

阿二、□具壽、郭福添、郭寶生、陳神肯、□天壽、張欽明、祥二、阿安、阿幾、

戴椪□、鼎官、張金春以上各題銀壹員。

業主戴昌龍

總理戴子福題銀肆員、副理曾其仁題銀伍員

協理藍增香壹員、張通明壹員、戴盛增捌員、曾財清伍員、藍□粦貳員、曾

□清壹員、賴庚龍貳員、藍示則壹員

光緒三年丁丑年歲季冬月   日

圖 2 佳冬昌隆村《善與人同》碑 (資料來源：戴正倫攝於 2005 年 2 月 24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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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戴炎輝《清代台灣之鄉治》，揭示清代昌隆老禁山會成立的緣由，也點出

清代時期各庄的相對位置。其中清代昌隆庄向茄苳溝庄土蕃購買土地設立禁山會，

茄苳溝庄是否為平埔族（土番）現已不得而知，顯示茄苳溝庄鄰近昌隆庄，同時也

面臨季節性水患的侵擾導致廢庄遷徙。

在戴炎輝的《清代的台灣鄉治》對於昌隆庄老禁山會記載：「依台灣私法所載，

港東中里昌隆庄及鄰庄武丁潭的老禁山山地。昌隆庄之老禁山的所有名義，為同庄

住民全體粵籍人所組織的老禁山會。這老禁山會係一百餘年前，向茄苳溝庄的土蕃

所買得，不但他庄民，縱係本庄民亦不得無限制地進入，又習慣上，不得放飼水牛、

山羊等。因為這荒埔長出茅草，於七八月雨季，有防洪水氾濫之效能。至無水患的

的十一月左右，庄民相率進入，各人刈草而分取之，一戶平均可分到二馱茅草。」

（戴炎輝 1998：156）

其中的老禁山會，是作為漢人社會透過共同組織的神明會，透過共同遵循所立

下的禁山規約，並且共享所帶來的避免水災與獲取茅草利益，而現今在昌隆村的村

郊則設有老禁山伯公 ( 圖 3)。依據田野調查實地走訪，禁山伯公位置，實為相當靠

近林邊溪堤防。

除了林邊溪中游的昌隆庄有設置「禁山」外，在現今地理位置距離林邊溪較遠

的佳冬、六根庄客家聚落，也記錄了清代光緒五年（1879）發生水災後，聚落居民

準備祭品至「禁山」祭河的例子。顯見在佳冬村與六根村人的眼中，「禁山」事實

上是臨近林邊溪地理位置的指涉。

圖 3 昌隆村郊老禁山伯公 (資料來源：戴正倫攝於 2022 年 2 月 1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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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根庄三山國王廟》廟誌裡，點出了當時候山溪一帶昌隆庄附近「禁山」

的位置：「清光緒五年，大漢山山洪暴發，洪水暴漲在石頭營清兵淹死無數，哪時

洪水直衝佳冬良田變河壩田，石滾土流，水淹佳冬菜市場，郵局，萬應祠，葫蘆碑

一帶，庄民惶恐。生命財產受嚴重威脅，王爺降乩指示：動員庄民速往山溪 ( 禁山、

靶場 ) 河邊排好香案，祈天發願，水治靈顯，此地目前變成良田樓屋，信士延至民

國五十五年，才以十二付全豬全羊還願，祭謝山河神。」（張振香 1997：7）

比對現今地圖佳冬鄉佳冬、六根庄的地理位置，離林邊溪有相當距離，不難理

解到清代時期尚未修建堤防之前，佳冬六根庄乃至於往東的大响營庄石頭營，都是

力力溪沖積的範圍，相同的都面臨林邊溪與力力溪漫流的威脅。而發願祭河與事後

準備十二副豬羊的還願，體現了佳冬聚落居民對於災難的恐懼，以及酬謝山河神明

庇佑保存聚落不遭至摧毀。

除了在佳冬昌隆村與《六根庄三山國王廟》廟誌有「禁山」的紀錄之外，在林

邊溪中游的另一側新埤南豐村（南岸）在清道光 9 年（1829）2 月成立樹山會。戴

炎輝《清代的台灣鄉治》南岸庄樹山會的會簿序言如下：「常聞地利以保障為先，

田園以灌溉為業，依谷來聚盧列野，安居無憂，鑿井耕田，水源不竭者，接有賴乎

深林也。我南岸之東，有樹山焉，樹榮竹茂，上可抵抗缺之風及潤地蔭，下可生淵

泉，所謂可保障，可抵抗缺之水害也，非此樹山，不為功。憶自開疆闢土百餘年，

承平日久，功國家之課者於斯，百族之生者於斯。故以庄人愛惜樹山，設工看守，

每年申禁，不許破伐殘傷，一切賞罰，載在規條，瞭如指掌。彌年戶口頻繁，未免

有設立肥私，逾越規矩；此蓋不知何以保障，何以灌蔭，顧一己而害千人者也。庄

眾目擊心傷，共申忿怒，是以和議立禁山新會，即將以公費剩餘銀錢，基以為底，

收存發放，將來利息蕃衍，則看山工資則有依賴，可免向田甲均派矣。為有犯進，

持頑不遵公罰，凡鳴官所費，亦從此會內支出。惟願庄人，各為約束，改舊從新，

則循規蹈矩，俗美風清，唐虞之世，不得專美於前，子如之風，自能再逢於後，豈

不懿哉，豈不贛哉。」（戴炎輝 1998：157）

在樹山會的會簿序言，可以清楚理解到成立樹山會最核心精神，是以抵禦水

患、涵養水源為目的，並且樹山會更採以管理機制方式運作，有僱傭看工固守，防

範居民進入砍伐山林。序言中念茲在茲的希望庄民切勿因私心，違反樹山會所立下

的共同規約。而清代的樹山會看守雇工的機制，到了日治時期配合保甲制度，讓樹

山會組織制度更為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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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佳冬村與六根村相同，將「禁山」作為指涉某一特定空間的聚落。現今建功

村當地居民日常生活用語還使用「禁山」一詞，所指涉的是位於新埤國中後方那一

片保安林 ( 如圖 4)。在建功村聚落居民的記憶裡，禁山就是保護山林資源，也做為

隔離水患侵襲的區域。雖然在新埤建功村禁山較無留下相關的歷史文獻或記錄，但

在聚落居民的口述訪談中，理解禁山自清代以來即已存在，並在日治時期後收歸國

有。其中在保安林中有豐沛的湧泉以及日治野戰醫院，在 2000 年時當地居民共同

出錢出力建造「親水公園」，成為了社區總體營造典範。

圖 4 新埤建功保安林現況 (資料來源：戴正倫攝於 2022 年 3 月 6 日 )

而以禁山為名作為一個土地神祇崇拜，除在前文昌隆村在清代時期已有設立禁

山福德之外，在佳冬豐隆村三間屋的田野調查中發現到，曾於嘉慶年間《港東里建

立褒忠碑》存在過，卻又因洪水氾濫而廢庄的「溝三庄」伯公神牌，也將禁山福德

正神位列於溝三庄的伯公神牌上。由一片抵禦水患的自然山林地景，轉化成是對於

土地信仰的崇拜，更加驗證了禁山作為抵禦水患的重要意義，以及體現對於人與環

境互動的關係。

曾於清代存在的溝三庄，曾出現於嘉慶 25 年 (1820) 港東里建立褒忠碑中記載，

溝三莊與東埔莊（現今的佳冬昌隆村）同樣名列提銀碑文中，由此可得知在清朝時

期的溝三莊，也是漢人與平埔聚居成「庄」的聚落，並且有能力在建造褒忠碑時捐

銀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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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二十五年 (1820)，港東里建立褒忠碑

溝三莊共題銀七員、東埔莊題銀玖員（何培夫 1995：201）

然而，溝三庄因位處林邊溪河道，歷經幾次洪水終將導致了溝三庄廢庄的原

因。依照鍾瑾霖的研究發現：「三間屋緊臨力裏溪，早期附近還有溝背、溝三莊，

在日人整治林邊溪之前，力裏溪有著沖積扇河川擺動特性，此區與新埤間並無河

道，後來力力溪改注入林邊溪，此地也就飽受水患，溝三莊與溝背莊也就因此廢莊，

一部份居民遷移到三間屋莊」（鍾瑾霖 1998：13），一部份居民移到新埤、打鐵定

居。而移到豐隆村三間屋的居民則把溝三庄土地伯公的神位，一同帶至三間屋（現

今豐隆村龍君壇）供奉。

溝三庄伯公神牌位 ( 圖 5) 內分別書寫了「西片」、「禁山」、「茄苳溝」、「淨

水庵」福德正神。對比前文戴炎輝依照台灣私法的紀錄，昌隆庄與茄苳溝土蕃購買

土地，顯見昌隆庄與溝三庄的位置相當的地緣關係。也由此溝三庄的伯公神牌，在

比對碑刻紀錄與歷史文獻，都見證了溝三庄過去的面臨林邊溪漫流的環境衝擊下所

帶來的人群遷徙。

圖 5 龍君壇溝三庄福德正神牌位（資料來源：戴

正倫攝於 2006 年 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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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溝三庄的伯公牌位供奉於豐隆村的龍君壇內，當地居民現今都稱呼此地為

三間屋。依據台灣地名辭書的記載，三間屋源自於清代溝背庄與溝三庄水患移民，

而形成的三間屋聚落，即便到了當代都還具有「庄」的共同意識，並無因為時代變

遷瓦解或被整併。而如此凝聚成庄頭的共同意識，則是反映在每年客家聚落週期性

的拜新丁祭儀。

現行三間屋聚落都還保持舉行春祈秋報的祭儀 ( 如圖 6)，百年來都不被鄰近同

為豐隆村武丁潭庄以及鄰近的昌隆庄影響。在三間屋與武丁潭、昌隆庄在收取丁口

錢範圍，以及聚落居民祭祀義務，都保持著嚴格區域範圍邊界。所以每年的農曆正

月初 15 日舉行傳統的春祈秋報以及拜新丁祭儀時，會發現到兩個行政區域（昌隆

村、豐隆村），同時有三地（武丁潭庄、三間屋庄、昌隆庄）同時舉行，在冬至前

的聚落居民提交丁口錢的區域邊界也都相當清楚。１透過請伯公跟送伯公、敬拜天

公等儀式實踐，武丁潭庄、三間屋庄、昌隆庄再再都說明庄的歸屬與邊界範圍。

1 每年春祈秋報舉行地點，分別為昌隆庄在神農宮；三間屋在龍君壇；武丁潭庄在三山國王廟舉行。

上述從神明會、廟誌、文獻、碑刻各種資料中，理解到在清代昌隆庄、南豐村

( 南岸 )、建功村、溝三庄的禁山或樹山會，對於聚落發展、存廢，以及居民維生

有相當重要決定。從清代移民社會脈絡來理解，往往都會成立以同姓或以血緣為基

礎的祖先嘗會（祭祀公業），為結合人群的方式。

圖 6 豐隆村三間屋正月初十五拜新丁（資料來源：戴正倫攝於 2005 年 2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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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林邊溪中游客家聚落是以抵禦水患原因而成立的禁山會或樹山會，並共同

遵循禁止開墾的習慣，以保聚落於水患時期的安全，以全庄之力投入所形成的生命

共同體，體現當時候清代移民社會的共同意識。但在進入日本殖民治理時期後，讓

原有聚落居民自發性禁山與樹山會組織，碰上以現代國家政策與殖民治理手段，讓

清代昌隆庄禁山或南豐村樹山會組織也隨之各自產生不同的發展。

（二）日治時期的禁山

進入日本殖民治理的階段，在殖民治理角度所制定法律與政策，目的都是要

發展殖民經濟。由明治年間分別制定臺灣保安林規則、臺灣糖業獎勵規則、臺灣

官有森林原野預約賣渡規則等，目的是要透過招攬資本家進入尚未開發之處，透

過南國台灣的地利之便發展產業，成為日本擴張殖民的基地。然而，在面對全臺

灣季節性水害時，意識到水害會造成地方上建設、聚落田園受到嚴重損害，引起

日本政府對於臺灣整治水患的重視。

所以，在明治 41 年（1908）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如圖 7），即針對林邊溪

沿岸的客家聚落設定保安林範圍。此次所設定的保安林範圍，位置正好是在林邊

溪中游沿岸的新埤、南豐、昌隆、石光見、建功客家聚落土地，根據庄街位置、

土名、地目、面積來土地劃定界線，限制人民進入開墾的措施，主要目的是為了

落實當時的治水必先治山的政策。

圖 7 明治 41 年保安林指定（資料來源：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資料庫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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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明治 34 年（1901）制定的臺灣保安林規則第一條條文內容，針對保安林

界定的範圍與定義可分成八類：「防備土砂崩壞流出或墜石之處所、防備飛砂之

處所、防備水害風害潮害之處所、涵養水源之處所、讓魚類聚集之處所、公共衛

生有必要之處所、航行目標有必要之處所、社寺名稱或古蹟之風景有必要之場所」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2021：38）。換句話說，在明治 41 年劃定保安林界址後，林

邊溪中游客家聚落由聚落居民籌組的禁山會或樹山會，也就同步的進入日本國家

殖民治理時代。

雖然原有的林邊溪沿岸的禁山與樹山組織，仍延續過去清代習慣延續其規約

運作，但遇上國家殖民治理下的保安林規則與糖業政策，客家聚落的樹山會與禁

山會，在日治時期也就各自面臨不同的問題與轉型。從新埤南豐村樹山會在大正

年間轉型成財團法人組織，以及與佳冬昌隆村新禁山會部分土地，做為是台灣製

糖株式會社私設鐵路所用的個案來觀察，了解到在清代以來的禁山或是樹山組織，

到了日治時期都有了不同以往的發展。

在新埤鄉南豐村的樹山會的例子，傳統聚落居民遵循的共同規約，欲設立具

有制度的財團法人雜姓樹林會。依照新埤鄉誌一份由南豐村曾阿昌為首，在大正

年間欲成立財團法人雜姓樹林會申請的手稿來看，聚落居民想要爭取保有原有樹

山會權利，爭取設立財團法人雜姓樹林會。

並由戴炎輝在《清代台灣之鄉治》對新埤南豐村樹山會描述，似乎是結合日

本政府的庄街管理制度而生，轉變成具有制度管理的團體：「南岸庄從民國 9 年（大

正九年）10 月 1 日改制為新埤庄南岸，依民國 12 年 1 月 8 日所成立的嚴禁樹山規

條合約書，樹山會 ( 雜姓樹林會 ) 所有土地的管理人（曾阿昌）、南岸保保正邱阿

增、保安林理事人曾錦祥為發起人，職員為保正管理人、保安林理事人、巡山正

役員、巡山副役員、評議員」( 戴炎輝 1998：157)。其中上述的出現的管理人與理

事人，都是地方家族成員擔任。依據魯國堂來台祖 15 世寧揚公派下族譜紀載，上

述所提及的保安林理事人曾錦祥與樹山會 ( 雜姓樹林會 ) 所有土地的管理人曾阿昌

( 族譜紀載為曾喜昌 )，兩者同為 15 世寧揚公派下，曾錦祥為 19 世、曾阿昌為 20 世，

兩人關係為叔伯兄弟。

依據新埤鄉南豐村三聖宮沿革碑文內容 ( 圖 8)，對於南豐村保安林的組織演

變過程有清楚描述，證明在大正年間所欲成立的財團法人雜姓樹林會，推估是後

來的「南松興業株式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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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新埤南豐村三聖宮沿革 (資料來源：戴正倫攝於 2021 年 12 月 16 日 )

依照保安林理事人曾錦祥後代口述，會發現到林邊溪中游沿岸存在的南豐村樹

山會與昌隆禁山會，以及新埤建功村的保安林後來都有了不同發展，也牽動後續在

民國時期的發展。曾錦祥後代說道：２ 

現在的平地森林造林，平地那還沒有保留，那時候還沒有保留，被日本財團

拿去了，就我們這邊（南豐），還有建功，還有佳冬(昌隆)，這個有保留下來，

有保留下來，就只有我們村莊（南豐）在大正九年之後，由曾阿昌向高雄州

去申請雜木林，才變成私人的財團，其他還變成國有地，建功他們就是屬於

國有地。

由上述手稿、三聖宮碑文以及口述訪談相互比對下，新埤南豐村在大正年時成

立了「南松興業株式會社」，民國時期則是成為「南松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至今

南松興業股份有限公司都還登記在案。

而在林邊溪的另一邊的佳冬鄉昌隆村。即便在明治 41 年（1908）雖有一部分

聚落土地被劃定為水源涵養林。但依照總督府公文檔案的紀錄卻顯示 ( 圖 9)，日本

政府在林邊溪上游的大响營庄種植甘蔗，因明治45年（1912）私設運送甘蔗的鐵道，

而徵用昌隆庄隆文會、媽祖會、褒忠會、新禁山福德會等神明會的的土地興築鐵路。

2 口述訪談日期：111 年 4月 17 日，：新埤鄉南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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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治 45 年（1912）時期出現的新禁山會，是否為原有清代禁山會的延續，

抑或是進入日治時期後由聚落居民新設立，目前已無從得知，但就以新禁山會部

分土地在明治 45 年（1912）時被臺灣製糖株式會社私設鐵路來看，可知在明治時

期在林邊溪上游，已經開始種植甘蔗。並在明治 41 年（1908）8 月 4 日的臺灣漢

文日日新報中，一份有關在林邊溪籌開蔗園報紙可以證實此推論明治 41 年臺灣製

糖會社在林邊溪上游開設蔗園成功後，隨即 4 年後開始設立糖業鐵路：

籌開蔗園

臺灣製糖會社。因欲擴張其規模。

擬欲大開蔗園。其地乃在阿緱廳下港西中里澎厝庄、總協庄、蕃仔寮、新圍

庄一帶之原野。計千四百十三甲。及港西中里新埤頭庄、建甲庄、昌隆庄、糞箕湖、

餉潭庄、下苳腳庄。與港東下里大蛔營庄、互相比連之原野。計亦二千七百十五

甲。合口全地面四千百二十八甲。此全數之開墾。預定五年間。概得成園。而此

事已呈口申請。將來如得完成。則阿緱廳下之蔗園數。已達八千餘甲矣。

圖 9 明治 45 年私設鐵路 ( 資料來源：國史

館台灣文獻館資料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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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上述台灣日日新報所提及的蔗園範圍，對比於現今的行政區域，即是現

今的新埤鄉南豐村、糞箕湖、餉潭村、建功村、佳冬鄉的昌隆村、枋寮鄉的大響營。

在大正 5 年（1916）新埤頭分校設立認可附圖（圖 10），證明糖業鐵道業已設立

完成，並穿越過上述的昌隆村與南豐村聚落。然而，正當日本政府如火如荼的開

發林邊溪上游的種植甘蔗，但彼時發展糖業產業的同時，都還是得面對林邊溪洪

水氾濫的帶來的損害。

圖 10 大正 5 年新埤頭分校設立認可附圖 ( 資料

來源：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資料庫 )

雖然日本政府逐年在大正年間分頭在沿岸修築堤岸，一直要到昭和 12 年

（1937）投入經費開始進行林邊溪治水計畫。沿襲過去慣例運作的南豐村樹山會

與昌隆村新禁山會，前者改頭換面成為南松興株式會社，而後者由新禁山會提供

部分土地，台灣製糖株式會社私設鐵路發展糖業。由此可以推定，南豐村的南松

興株式會社（前身樹山會）與昌隆村的新禁山會，至少在昭和 12 年（1937）林邊

溪治水計畫開始前後，作為抵禦林邊溪水害的功能始終都還存在著，保護著林邊

溪中游的客家聚落不被洪水摧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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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 41 年（1908）所頒布的保安林規則，可以說是從國家殖民治理角度，頒

訂法律與治水政策，期待林邊溪流域能夠擴增產業。站在殖民國家的立場上，目

的還是圍繞在殖民經濟角度來規劃政策。依照上述的日日新報的報導，明治 41 年

（1908）的前後，日本政府早在林邊溪上游政策性規劃種植甘蔗，也透過吸引資

本家投入資金，建立預約原野的買賣制度，讓更多尚未荒埔土地能夠再進一步的

拓展。

由此可見，從昌隆居民延續過去慣例組織成立新禁山會，以及南岸庄民所建

立的嚴禁樹山規條合約書來看，日本政府更是透過制定法律，劃定界線設立保安

林區域，是為了貫徹治水的政策以及預防林邊溪沿岸的水患之外，最終主要的目

的還是要在臺灣發展殖民經濟。

究其原因林邊溪水患自清朝時期以來，在臺灣日日新報自明治到昭和年間，

其所刊登許多有關高雄州的水害新聞報導，每一年都能找到有關林邊溪水害事件，

因為夏秋雨季氾濫成災，常造成田園設施損害紀錄。時至進入民國時期後，林邊

溪沿岸的築堤建設依然持續進行，但進入民國時期後的禁山會與南松興株式會社，

正因為堤防修築無水患後，進一步產生前所未有的變化。

（三）「禁山」與「樹山」轉化

依據屏東縣志記載：「1975 年之前，因林邊溪上游左岸一直沒有堤防設施，

力力溪右岸之獅頭堤防長度也不足，導致水流逼近餉潭、糞箕湖與獅頭三村，危

害周圍田地房屋。1962、1964 與 1965 年，臺灣省水利局會同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

（簡稱農復會）規劃研究訂定開發計畫。1974 年台糖為增產蔗糖，與水利局合作

開發新生地，於 1977 年 8 月完成整建工程。」（屏東縣政府 2014：70）隨著堤防

在日治昭和時期開始起建，到了民國 66 年林邊溪沿線完成後。禁山會與樹山會也

就開始產了新的發展。

明治 41 年（1908）時期出現的新禁山會，事實上並無延續至民國時期，反倒

是民國 52 年時由昌隆村 21 位庄民再成立老禁山會（圖 11），還是為了紀念老禁

山伯公對於抵禦林邊溪水患的貢獻，由總簿內容可以理解民國成立的老禁山會，

事實上是金融互助團體，成員可向老禁山會融資。所以每年固定在農曆 8 月 15 日

聚餐聯誼並清算每年收支營運狀況，常在每年中秋聚會聯誼場合，參與者透過回

憶講述過去禁山伯公顯靈故事，讓過去老禁山伯公過去抵禦水災的歷史能被傳誦

下去。民國 52 年所成立的老禁山會，直到民國 74 年後老禁山會解散，當時由 21

位庄民所擁有所有股份，全數捐出給昌隆神農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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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老禁山會總簿（資料來源：戴正倫攝於 2022 年 12 月 16 日）

由於清代老禁山會是全庄共有財產的性質，到民國時期的昌隆庄老禁山會的功

能，已變成每逢中秋佳節聯誼與金融互助團體，主要原因是因民國時期林邊溪的佳

冬堤坊與大響營堤防的起建完成後，就完全取代了老禁山擁有的抵擋洪水功能。

而在林邊溪另一端的新埤南豐村，在過去樹山會對於庄民來說，是一個提供聚

落居民放牛之處，並且是不能隨意進入撿拾柴火或農產的區域。新埤鄉南豐村曾錦

祥後代３，回憶起約莫在民國四十、五十年代的狀況：

我知道那邊有很多芒果樹，很多竹子，要砍竹子，可以跟管理人姓張的，跟他

買，芒果每年要標，要給人家。就是不能撿柴，其實乾的樹葉人家也會偷偷有

關係的去撿。芒果大概是，我記得小時候也會去撿，也會拿棍子去丟。

但在日治大正年間所成立的南松興業株式會社，在進入民國時期後，引發南豐

村內聚落居民對於股權的爭議。清代時期樹山會當時留下來的土地權利，也引發鄰

近打鐵村民的不滿，甚至兩村興訟爭取自清代樹山會所留下產權問題。在南豐村、

打鐵村共同對於樹山會所留下的龐大資源，藉以望能夠爭取部分土地權利，並且延

請當時佳冬鄉庄長蕭恩鄉當作是中介協調人，斡旋兩村因為樹山會所產生的土地訴

訟。即便是後來法院作出的審判，打鐵村民終於獲得部分土地權利後，再成立「隆

興股份有限公司」，也因為經營不善之故，最終於民國 86 年走向解散之路。

3 同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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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林莉莎（2019：41-42）對於打鐵村宗族發展碩士論文中，提到「民國 49 

年，官司判定：將原南岸保安林分成南岸與打鐵庄兩部份。也就是說法院將植林

面積約 49 甲的土地分成兩部分，打鐵庄分得保安林 17 甲土地，由打鐵村分得的

保安林 17 甲土地所成立的隆興股份有限公司，創立於民國 48 年，因人事因素導

致公司經營不善而解散於民國 85 年，真正結束營業於民國 87 年，曾經是屬於全

體村民的集體記憶的樹山會就此走入歷史。」

清代時期的佳冬昌隆的禁山會，以及新埤南豐村樹山會的歷史記憶，可以說

隨著日治、民國時期林邊溪修築堤防完成後消逝，清代禁山與樹山的組織，經過

時間的變遷下逐漸走向解散或是成為股份化。由過去作為是全庄的共有資產，每

逢夏季禁止開墾，到冬季才允許庄民入開墾的規約，轉變成民國時期公司股份化

亦或僅是中秋聯誼，或是金融互助團體形式，百年來產生了相當大的變化。

目前對於禁山或樹山的過往，僅能封存在每年聚落週期性的春祈秋報的祭儀

中。每每在春祈秋報祭儀的請伯公儀式，都會前往聚落的禁山或樹山伯公神位前，

將伯公請至福廠共同參與年度祭典 ( 圖 12)。早期抵禦林邊溪水患故事，停留在佳

冬、新埤老一輩人的口傳故事。在田野調查過程中大體發現，從大正年間到昭和

初期出生的耆老，對於林邊溪水災的集體記憶印象深刻，可見當時後水災是讓人

記憶猶存。

圖 12 2022年昌隆村迎請伯公至福廠參與春祈福（資料來源：戴正倫攝於2022年 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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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佳冬昌隆村的禁山會的演變，以及新埤南豐村樹山會的轉型，同為被

劃定界線的新埤建功庄保安林提供了另一個新的發展形勢。新埤建功村的保安林

在日治時期歸屬國有，進入民國時期後則隸屬林務局管轄，到現在建功村長與林

務局都會相互配合，辦理活化保安林的活動。

新埤庄的建功聚落居民到目前也都維持用「禁山」的名詞來指涉村郊的親水

公園一帶，並且相同的使用「禁山」作為指涉保安林區域，同為防禦洪水支用不

在話下。依據建功村報導人的口述：４

目前靠近建功村的堤防，有兩次，一是民國時期所建，而最早是日本時期日本

政府奉工動員村民所建。而在現今新埤國小後方的保安林，就是所說的禁山。

是因為日本時期時常發生水災，有了保安林之後水就移往了南岸去了。

在收歸國有後的建功村保安林，現為林務局所管轄。在 2000 年由地方人士共

同規劃設立的建功親水公園盛名一時。親水公園的設立，是基於地方上以社區總

體營造方式為推動主旨，透過在地的豐富水源湧泉特色，以及過去所留下的大片

森林為資源，將保安林轉化成親水公園的樣貌。新埤建功村居民對於禁山保安林

的保護意識相當強烈，雖然禁山保安林收歸國有，而聚落居民以社區參與方式投

入，讓禁山保安林賦予新的樣貌。由屏東縣府社會局及屏東社區大學協助下，以

濕地保育為目標的復育工作，創造出以自然工法建造的森林親水公園。

2021 年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邀請新埤鄉建功社區、台灣藍色東港溪保育協

會，在建功森林親水公園舉辦小花蔓澤蘭移除活動，同時也講解此保安林與客庄

歷史的關連，了解保安林之涵養水源與森林生態功能。同年，建功社區發展協會

擔憂在保安林內的原生種疣柄魔芋被當成雜草清除後會消失，開始投入疣柄魔竽

復育，建功村長孔德成於自家檳榔園內分株繁衍。2022 年 6 月林務局屏東林區管

理處與新埤鄉建功社區發展協會為保育「疣柄魔芋」，在新埤國中對面的「禁山

保安林」舉辦「疣柄魔芋回娘家」活動，共同種下 20 株疣柄魔芋，同時宣導保安林、

保育及生態環境保護觀念的重要性。

4 口述訪談日期：2022 年 3月 16 日；地點：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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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清代時期的「禁山」或樹山組織，提供當代台灣社會理解過去如何與

水災共生、共存的思維。由過去理解時至今日看似現代化的社會，都還是得面對因

劇烈天氣所帶來的災害問題。

清代林邊溪沿岸客家聚落籌組的禁山會與樹山會組織，顯示了清代移民社會

中，透過集體規約的力量約束聚落居民，禁止開墾方式與自然環境互惠方式，讓自

然環境能夠休養生息，居民一方面免於水患的侵擾，一方面也可獲取相當的利益，

形成了一種人與庄、大自然的循環利益。

自清代到日治以降，在文獻或檔案中顯示，在昭和 12 年正式將林邊溪正式列

入官方的治水計畫時，林邊溪沿岸客家聚落還是面對季節性的水患侵擾。因此，

日治時期的昌隆庄的禁山會與南豐村的南松興業株式會社，配合當時設定保安林政

策，共同保護著林邊溪沿岸的客家聚落免於水患的侵襲。

然而，到了現代社會即便是林邊溪沿岸修築堤防，是否就無水災產生了？記憶

猶新 2009 年 88 風災重創台灣南部屏東的佳冬、林邊、東港是為 88 風災的重災區。

林邊溪遭逢百年來極端的累積降雨，致讓林邊溪暴漲導致下游處的沿海鄉區佳冬、

林邊、東港，因排水不及並潰堤。這說明了即便是進入到現代社會，都還是得面臨

「如何與水共生」的考驗。

本文認為林邊溪中游客家聚落自清代所產生「禁山」組織，可謂是林邊溪沿

岸客家聚落居民，「如何與水共生」所產生的地方性知識，是一個來自於居民自發

性成立，透過全庄的集體性與大自然共同找出的平衡界線。在林邊溪中游的客家聚

落，更將共同遵循的禁山規約或習慣，轉化成為對於土地的信仰。田野調查期間，

蒐羅不少對於土地伯公或神明治水的傳說故事，讓原本禁止開墾的集體行動，轉化

成是對於土地的崇敬與信仰。

從上述清代已降到日治、乃至於民國時期的時代的變遷裡，本文認為要了解水

資源與聚落之間關聯，「水災」可以作為切入地方社會形成的視野，探究人「如何

與水共生」的議題。而本文以林邊溪中游客家聚落清代的老禁山會或樹山會為例，

正可以提供了社會大眾去理解，人如何與大自然環境共存、共生的循環利益。而這

樣的與人、聚落以及自然環境三者之間的協調性，也提供了我們現代社會去反省思

考所謂人定勝天的思維。

三、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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